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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緒論
1中國思想發展之分期
2對宋明理學的誤解
3宋明理學之基本關懷
4宋明理學興起的原因
 .1對五代道德淪喪之警省
 .2對佛老之消化及出擊
 .3對漢唐注疏之學及宇宙論中心哲學的反動
 .4政治及社會條件之助緣
  a.朝廷之重文抑武  b.政治寬容、諫權高漲  c.外患激起憂患意識
  d.貴族門第衰落    e.科舉取土、平民興起
  f.書院制度及印刷術發達促使學術普及      g.變法失敗、由外王轉內聖
5先秦儒學與宋明理學之主要差別(cf.牟16-36)

 .1以孔子之仁與天之內容意義完全合一
 .2以孟子之心性與天合一
 .3以《中庸》之性與天命合一
 .4以《易傳》「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」之乾道即性命
 .5以《大學》之明德即德性
6宋明理學與詩經之人文思想(cf.牟36-37)

《大雅．烝民》：「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」
《周頌．清廟之什》：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。」
《大雅文王之什．文王》: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，儀刑文王，萬邦作孚。」
7宋明理學思想之主要範疇
 .1天道論
  天、道、易、神、誠、命、理、氣、太極、陰陽、乾坤、體用
 .2人道論
  a.心性論
   心、性、良知、知、意、念、幾、識、覺、獨、情、欲、仁、中和、末發已發
  b.工夫論
   靜、虛、敬、涵養（存養）、識察、致知、窮理、誠意、慎獨、禮樂
8天、性、心、理之諸義
 天之五義：物質之天、自然之天、主宰之天、運命之天、義理之天
 性之五義：性體義、性能義、性理義、性分義、性覺義
 本心之五義：心體義、心能義、心理義、心宰義、心存有義
 理之六義：文理之理、名理之理、空理之理、性理之理、事理之理、物理之理
9理學之分系分期
.1勞思光之說（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40~）
 二系說之評論：理學：程朱    心學：陸王
 三系說之評論：（1）程朱：理為主
               （2）周、明道、胡五峰：天為主
               （3）陸王：心為主
 一系說：以發展演變之動態觀，將各系視為整體過桯中之階段特徵，而有一原始方向或要求，成一判準。歷史標準：愈近孔孟，愈成熟。哲學標準：理論愈有效力，愈成功或愈重要。
三階段：（1）半形上學半宇宙論形態：易傳、中庸：天──────周張 ┐
     （2）較純粹之形上學形態：易傳、中庸、大學：性、理──二程 ┴ 朱子
     （3）心性論中心形態：論、孟：心、知（主體性）────陸王
   （1）天道觀（2）本性觀（3）心性論
.2牟宗三之說（心體與性體一冊42~）
 周、張、明道不分系：即活動即存有
  三系說：（1）五峰、劉嶯山：易庸論孟：以心著性、逆覺體証┐
      （2）陸王：以論孟攝易庸，以論孟為主：逆覺體証─┴────縱貫系統
      （3）程朱：以大學攝易庸，以入學為主：致知涵養、橫攝順取─橫攝系統
10研讀宋明理學的方法
第二章  周濂溪
1太極圖與《道藏》中的太極先天圖



太極圖







太極先天圖



（此圖轉引自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》）
2〈太極圖說〉
 .l本文
「無極而太極，太極動而生陽，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，靜極復動，一動一靜，互為其根，分陰分陽，兩儀立焉。陽變陰合，而生水火木金土，五氣順布，四時行焉。五行一陰陽也，陰陽一太極也，太極本無極也。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。無極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二氣交感，化生萬物，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。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。形既生矣，神發知矣，五性感動而善惡分，萬事出矣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（自註：無欲故靜），立人極焉，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時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。君子修之吉，小人悖之凶。故曰：『立天之道，曰陰與陽；立地之道，曰柔與剛；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。』又曰：『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』大哉易也，斯其至矣。」
 .2思想來源
「常德不忒，復歸于無極。」（《老子》）
然儒之《易傳》、《中庸》亦論本禮之無：「神無方而易無體」「寂然不動」「無思無為」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」「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。」
 .3要義
  a.天道論：體用一源、顯微無間、理一分殊的宇宙論。
  b.性論：五性感動而善惡分。
  c.工夫論：定之以中正仁義，主靜立人極，無欲故靜。
   愛蓮說：「中通外直」「亭亭靜植」
 .4貢獻與影響
  a.漢人以元氣之「有」看太極；魏晉人以空靈之「無」看太極。周子則會歸於一。（唐《導》p.411）合易傳、五行、及道家有無之說，以建立宋明儒之宇宙論。
  b.以人極合太極，建立宋明儒之天人合一之形上學。
  c.由無欲主靜工夫以達中正仁義之聖德，建立宋明儒「去人欲、存天理」之工夫論。
  d.明道＜定性書＞乃發揮周子「無欲故靜」之義。
  e.伊川＜顏子所好何學論＞＜周易序＞思想與＜圖說＞合。
3周濂溪的《通書》
 .1誠
「誠者，聖人之本。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誠之源也。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，誠斯立焉，純粹至善者也。故曰：『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』元亨，誠之通；利貞，誠之復。大哉易也，性命之源乎！」
思想來源：《易．乾彖傳》：「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，雲行雨施，品物流行，大明終始，六位時成，時乘六龍以御天。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乃利貞。」《易．繫辭傳上》：「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」
「聖，誠而已矣。誠，五常之本，百行之原也，靜無而動有，至正而明達也。五常百行，非誠，非也；邪，暗塞也。故誠則無事矣。至易而行難。果而確，無難焉。故曰：『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」
  * 誠是本性之充足霣現。誠有本體義與工夫義。（勞）
 .2誠、神、幾
「誠無為，幾善惡。德愛曰仁，直曰義，理曰禮，通曰智，守曰信。性焉安焉之謂聖；復焉執焉之謂賢；發微不可見，充周不可窮，之謂神。」
「寂然不動者，誠也；感而遂通者，神也；動而未形、有無之間者，幾也。誠精故明，神應故妙，幾微故幽。誠神幾，曰聖人。」
 「邪動，辱也；甚焉，害也。故君子慎動。」
 .3性
「性者，剛柔善惡中而已矣。……剛善，為義、為直、為斷、為嚴毅、為幹固；惡，為猛、為隘，為彊梁。柔善，為慈、為順、為巽；惡，為懦弱、為無斷、為邪佞。惟中也者，和也，中節也，天下之達道也，聖人之事也。故聖人立教，俾人自易其惡，自至其中而止矣。」
  * 「中」是性之圓滿實現。周子無主體之觀念，不注意「心」。
 .4理、性、命
「厥彰厥微，匪靈弗瑩。剛善剛惡，柔亦如之，中焉止矣。二氣五行，化生萬物，五殊二實，二本則一，是萬為一，一實萬分，萬一各正，小大有定。」
「此表理、性、命之一貫。天道誠體，是神，亦是理。即活動即存有。
 .5工夫
「無欲則靜虛動直。靜虛則明，明則通；動直則公，公則溥。」
「聖希天，賢希聖，士希賢，伊尹、顏淵，大賢也。……志伊尹之所志；學顏子之所學。」
4＜大極圖說＞與《通書》之關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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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性感動，而善惡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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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人←賢人←士←小人
5周子與李翱之異（唐《原性論》P321-324 ）
 .1李論及誠為人性，但未論其為生物、成物、且能正萬物性命之天道。
 .2李重「心」之神明之平面、廣度之「照」，而不重其能立體、深度地貞定成就萬物。
 .3李重《中庸》未發一面，不重《中庸》生物、成物一面。
 .4李工夫只在無思無慮以使情不作，不如周子重「思通神應」「動之幾」。
6周子之不足（牟p.356）
 .1對孟子之心學，尚無真切的理解。
 .2對通于誠體之性，尚無積極之正視；氣資之性與天地之性的分別尚不明顯。
 .3對欲與理之關係，尚未正視。
第三章  程明道
1識仁
「學者須先識仁。仁者，渾然與物同體，義禮智信皆仁也。識得此理，以誠敬存之而已。不須防檢，不須窮索。若心懈則有防；心苟不懈，何防之有。理有未得，故須窮索；存久自明，安待窮索？此道與物無對，大不足以明之。天地之用，皆我之用。孟子言：「萬物皆備於我」，須反身而誠，乃得大樂。若反身未誠，則猶是二物有對，以己合彼，終未有之，又安得樂？《訂頑》意思，乃備言此體。以此意存之，更有何事？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，未嘗致纖毫之力，此其存之之道。若存得，便合有得。蓋良知良能，元不喪失。以昔日習心未除，卻須存習此心，久則可奪舊習。此理至約，惟患不能守；既能體之而樂，亦不患不能守也。」（識仁篇）
「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，此言最善名狀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，莫非己也，認得為己，何所不至？……欲令如是觀仁，可以得仁之體。」
「切脈最可體仁。」「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。」「觀雞雛可以觀仁。」
「觀天地生物氣象。」「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。」
2一本
「繫辭曰：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……又曰：一陰一陽之謂道。陰陽亦形而下者也，而曰道者，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，元來只此是道，要在人默而識之也。」
「大小疑事，而只曰：誠之不可掩。徹上徹下不過如此。……器亦道，道亦器。」
「冬夏寒暑，陰陽也。所以運用變化者，神也。神無方，故易無體。若如或者別立一天，謂人不可以包天，則有方矣，是二本也。」
「嘗論以心知天，猶居京師往長安。但知出西門，便可到長安。此猶是言作兩處。若要至誠，只在京師，便是到長安，更不可別求長安。只心便是天，盡之便知性，當處便認取，更不可外求。」
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，三事一時並了，元無次序。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。若實窮得理，即性命亦可了。」
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，此是徹上徹下語，聖人元無二語。」
「天人本無二，不必言合。若不一本，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？」
「除了身只是理，便說合天人。合天人，已是為不知者，引而致之。天人無間。夫不充塞，則不能贊化育，言贊化育，已是離人而言之。」
「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者，參贊之義，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，非謂贊助，只有一箇誠，何助之有？」
「言體天下之化，已賸一體字。只此是天地之化，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。」
「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非在外也。」
「道一本也。或謂以心包誠，不若以誠包心。以至誠參天地，不若以至誠體人物。是二本也。知不二本，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，模範出一天地耳，非在外也。」
「天地設位，而易行乎其中矣。乾坤毀，則無以見易。易不可見，乾坤或幾乎息矣。易是箇甚？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，是易之道也。不要將另又是一箇事。即事盡天理，便是易也。」
3理（牟）
「吾學雖有所受，天理二字，卻是自家體貼出來。」
第一義之理：
「萬物皆備於我，不獨人耳，物皆然，都自這裡出去，只是物不能推，人則能推之，雖能推之，幾時添得一分？不能推之，幾時減得一分？百理具在，平鋪放者，幾時道堯盡君道，添得些君道多，舜盡子道，添得些孝道多？元來依舊。」
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者，天理具備，元無歉少，不為堯存，不為桀亡，父子君臣，常理不易， 何曾動來？ 因不動，故言寂然，惟不動，感便感，非自外也。」
「得此義理在此，甚事不盡？更有甚事出得？視世之功業，真譬如閑，……自視天來大事，處以此理，又何足論？」
「二氣五行，剛柔萬殊，聖人所由惟一理，人須要復其初。」
第二義之理：
「天地萬物之理，無獨必有對，皆自然而然，非有安排也。每中夜以思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」
「萬物莫不有對，一陰一陽，一善一惡，陽長則陰消，善增則惡減，斯理也推之其遠乎！人只要知此耳。」
「質必有文，自然之理，必有對待，生生之本也。有上則有下，有此則有彼，有質則有文，一不獨立，二則成文。非知道者，孰能識之？天文，天之理也；人文，人之理也。」
「天下善惡皆天理。謂之惡者，非本惡，但或過或不及，便如此者，楊墨之類。」
「事有善有惡，皆天理也。天理中，物須有美惡。蓋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，但當察之，不可自入於惡，流於一物。」
4性
「生生之謂易，是天之所以為道也。天只是以生為道。繼此生理者，只是善也。善便有一箇元的意思。元者善之長也。萬物皆有春意，便是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，成卻待他萬物自成其性始得。」
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天地絪蘊，生之謂性，萬物之生意最可觀，此元者善之長也，斯所謂仁也。人與天地一物也，而人特自小之，何哉？」
「生之謂性，性即氣，氣即性，生之謂也。人生氣稟，理有善惡，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。有自幼而善，有自幼而惡，是氣稟自然也。善固性也，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。蓋生之謂性，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，才說性，便已不是性也。凡人說性，只是說繼之者善也，孟子言人性善，是也。夫所謂繼之者善也，猶水流而就下也。皆水也，有流而至海，終無所污，此何煩人力之為也？有流而未遠，固已漸濁；有出而甚遠，方有所濁。有濁之多者；有濁之少者。清濁雖不同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。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。故用力敏勇則疾清，用力緩怠則遲清。其清也，則卻只是元初水也。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，亦不是取出濁來，置在一隅也。水之清，則性善之謂也。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，為兩物相對，各自出來。」
*「生之謂性」之二說：前說可統攝後說，成立宋儒既透本源又明限制之完備之人性論。（牟B2-p148）
.1明道：由本體宇宙論之直貫順成說的「理」之實現而顯之性。
.2告子：由經驗主義或自然主義之描述說的實然之性、類不同之性、形構之理之性。
5定性書（「百家謹案：橫渠張子問於先生曰：「定性未能不動，猶累於外物，何如？」先生因作是篇。」）
「所謂定者，動亦定、靜亦定，無將迎、無內外。苟以外物為外，牽己而從之，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。且以己性為隨物於外，則富其在外時，何者為在內？是有意於絕外誘，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。既以內外為二本，則又烏可遽語定哉？夫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；聖人之常，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。故君子之學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。《易》曰：「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。」苟規規於外誘之除，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。非惟日之不足，顧其端無窮，不可得而除也。人之情，各有所蔽，故不能適道。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。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；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。今以惡外物之心，而求照無物之地，是反鑑而索照也。《易》曰：「艮其背，不獲其身；行其庭，不見其人。」孟氏亦曰：「所惡於智者，為其鑿也。」與其非外而是內，不若內外之兩忘也。兩忘則澄然無事矣。無事則定，定則明，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？聖人之喜，以物之當喜；聖人之怒，以物之當怒。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，而繫於物也，是則聖人豈不應物哉？烏得以從外者為非，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，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？夫人之情，易發而難制，惟怒為甚。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，而觀理之是非，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，而於道亦思過半矣！」
*性不定，是指一般人心之不貞定，不能體現性。張子是就心之為感性所制約說，為消極工夫之問題，明道是就本心性體自身之顯用說，乃就積極工夫回答。前者屬漸修，後者屬頓悟。由識仁、誠敬（逆覺體證）而頓悟。（牟B2-p235）
明道一面直指本心，塗絕向外窮索之弊，一面主性無內外，力斥是內非外之誤。（錢：史pl91）
6心
「告神宗曰：先聖後聖，若合苻節，非傳聖人之道，傳聖人之心也。非傳聖人之心也，傳己之心也。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，廣大無垠，萬善皆備，欲傳聖人之道，擴充此心焉耳。」
7命與天命
「『樂天知命』，通上下而言也。聖人樂天，則不須言知命。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。『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』是矣。命者所以輔義。一循于義，則何庸斷之以命哉？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于此。」
「『窮理盡性以至于命』，三事一時並了，元無次序。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。若實窮得理，即性命亦可了。」「理則須窮，性則須盡，命則不可言窮與盡，只是至于命也。」
8工夫
 .1識仁、誠敬→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
「天地設位，而易行乎其中，只是敬也，敬則無間斷。」
「『體物而不可遺』者，誠敬而已，不誠則無物也。詩曰：『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。』純則無間斷。」
「學在知其所有，又在養其所有。」「若不能存養，只是說話。」
「學者須敬守此心，不可急迫。當栽培深厚，涵泳於其間，然後可以自得。但急迫求之，終是私己，終不足以達道。」「執事須是敬，又不可矜持太過。」
「孟子曰：『仁也者人也，合而言之，道也。』中庸所謂『率性之謂道』是也。仁者，仁此者也。『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。』仁也。若以敬直內，則便不直矣，行仁義，豈有不直乎？」
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，則鄙詐之心入之矣。此與『敬以直內』同理。謂敬為和樂則不可。然敬須和樂，只是中心沒事也。」
 .2虛：無心、大心、活心
「學者今曰無可添，只有可減，減盡便沒事。」
「風竹是感應無心。知人怒我，勿留胸中，須如風動竹。」
「須是大其心使開闢，譬如為九層之臺，須大做腳始得。」
「人心常要活，則周流無窮，而不滯於一隅。」
 .3靜：「性靜者可以為學。」「靜然後見萬物皆有春意。」
 .4致知：「知至則便意誠，若有知至不誠者，皆知未至爾。知至而至之者，知至而往至之，乃幾之先見。」
*****「愚者指東為東，指西為西，隨像所見而已。智者知東不必為東，西不必為西。惟聖人明於定分，須以東為東，以西為西。」
第四章  程伊川
1理
「一物之理，即萬物之理。」「有物必有則，一物須有一理。」
「凡眼前無非是物，物皆有理，如火之所以熱，水之所以寒，至於君臣父子間，皆是理。」
「中理在事，義在心內，……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。」
「天之賦與謂之命，稟之在我謂之性，見於事業謂之理。」
2性即理
「性即理也，所謂理性是也。」
魏晉王弼、郭象之言理，皆自客觀義言。漢儒之視性，自主觀義言。佛學之理法界，自客觀義言；言性，自主觀義言。性與理之關係三型：（唐《原性篇》p.349）
 .1離理以言性：以性為個人內具之氣質，易任性以為道，性雖親而不尊。
 .2離性以言理：以理為外在，而言自然之理或超越之玄理，易以理制性，理雖尊而不親，性卷曲而不伸。
 .3性即理：以大公之理，即一人所自有，客觀普遍即在主觀特殊之中，故以性為善，以理想之實現，即吾生命之性之實現。
3性與氣、心、情、仁、欲、才
「論性不論氣，不備。論氣不論性，不明。」（二程語）
「氣有善有不善，性則無不善也。人之所以不知善者，氣昏而塞之耳。孟子所以養氣者，……養氣則在有所帥也。」
「『性相近也，……』……曰：『此只言氣質之性也，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，……此言性者，生之謂性也。』」
「心即道也。在天為命，在人為性，論其所主為心，其實只是一個道。」
「性之有形者謂之心，性之有動者謂之情。」
「陽氣發處卻是情也。心譬如榖種，生之性便是仁也。」
「惻隱固是愛也，愛自是情，仁自是性。……退之言：『博愛之謂仁』非也，仁者固博愛，然便以博愛為仁，則不可。」
「仁是性也，孝弟是用也。」「為仁，以孝弟為本。論性，以仁為孝弟之本。」
「公即是仁之理。不可將公便喚做仁，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，只為公則物兼照，故仁所以能恕，所以能愛。恕則仁之施，愛則仁之用。」
「不是天理，便是私欲。……無人欲，即是天理。」
「性無不善，而有不善者，才也。……才稟於氣，氣有清濁。稟其清者為賢，稟其濁者為愚。……孔子謂：『上知與下愚不移。』然亦有可移之理，惟自暴自棄者，則不移也。」
*肯定人之成德永為可能，此即對「最高自由」之肯定，而不亂於才性之說。（勞B3.p256）
「真元之氣，氣之所由生，不與外氣相雜，但以外氣涵養而已。……真元自能生氣，……人氣之生，生於真元。……自然能生，往來屈伸，只是理也。」
4中和
「既思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，又卻是思也，既思，即是已發。」
「若言存養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，則可。若言求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，則不可。」
「季明問先生說：『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，是在中之義，不識何意？』曰：『只喜怒哀樂不發，便是中也。』」
5工夫論
 .1格物窮理致知------曲折而非縱貫
「聞見之知，非德性之知，物交物則知之，非內也，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。德性之知，不假見聞。」
「涵養須用敬，進學則在致知。」「格猶窮也，物猶理也。……窮其理，然後足以致知。」
「格物窮理，非是要窮盡天下之物，但于一事上窮盡，其他可以類推。……所以能窮者，只為萬物皆是一理。」
「物我一理，纔明彼，即曉此，合內外之道也。……求之性情，固是切于身，然一草一木皆有理，須是察。」
「觀物以察己，既能燭理，則無往而不識。」「隨事觀理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」
「須是今曰格一件，明曰格一件，積習既多，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。」
「須是遍求，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，若到後來達理了，雖億萬亦可通。」
「致知但知止於至善，如為人子止於孝，為人父止於慈之類。不須外面，只務觀物理泛然，正如游騎無所歸也。」
「致知在格物，物來則知起，物各付物，不役其知，則意誠不動，意誠自定則心正，始學之事也。所務於窮理者，非道須盡窮了天地萬物之理，又不道窮得一理便到。只是要積累得多後，自然見去。」「須是知了方能行。」
 .2敬------涵養而非存養
涵養是涵養經驗的敬心，不是如孟子之言存養，是存養先天的道德本心。（牟B2.p386）由敬故能以心知之明知「理」，而依理行事，便是「集義」。（同上p395）
「人道莫如敬，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。」
「惟是心有主。如何為主？敬而已矣。……主一之謂敬，所謂一者，無適之謂一。……所謂『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。』須是直內，乃是主一之義。……但存此涵養，久之，自然天理明。」
*周子《通書》：「一為要。一者無欲也，無欲則靜虛動直，靜虛則明，明則通，動直則公，公則溥。」
「涵養吾一。」「一者無他，只是嚴肅整齊，則心便一。」
「敬則自虛靜，不可把虛靜喚做敬。」
「呂與叔嘗言：『患思慮多，不能驅除。』曰：『……蓋中有主則實，實則外患不能入，自然無事。』」「誠然後敬，未及誠時，卻須敬而後能誠。」
「敬只是持己之道，義便知有是有非，順理而行，是為義也。若只守一箇敬，不知集義，卻是都無事也。且如欲為孝，不成只守一箇孝字。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，所以奉侍當如何？溫清當如何？然後能盡孝道。」
6伊川與明道、周子之異
 .1明道工夫簡易直截，識仁以誠敬存之，此由逆覺體證入。伊川工夫分解細密，致知用敬，便於初學。但伊川欲由窮物理以明天理，以求知識為「義」之事，皆非。伊川窮理由知下手，明道則曰：「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。」伊川之「敬」與明道「誠敬」不同。
 .2二人對「生之謂性」有異說。
 .3明道盛言本體「於穆不已」之神及寂感。伊川似只論及氣之感，如：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，此已言人分上事。」
 .4伊川以仁義禮智信為五性，言性情之別，進由性情之主從關係說工夫大綱，此周子所未言。（勞B3.p250）
第五章  張橫渠
1虛體氣用
「凡可狀，皆有也；凡有，皆象也；凡象，皆氣也。」（乾稱）
「所謂氣也者，非待其蒸鬱凝聚，接於目前而後知之；苟健、順、動、止、浩然、湛然之得言，皆可名之象爾。」（神化）
「氣之為物，散入無形，適得吾體；聚為有象，不失吾常。太虛不能無氣，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，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。循是出入，是皆不得已而然也。」（太和）
「太虛無形，氣之本體；其聚其散，變化之客形爾。至靜無感，性之淵源；有識有知，物交之客感爾。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，惟盡性者一之。」（太和，下同）
「知虛空即氣，則有無、隱顯、神化、性命通一無二。顧聚散、出入、形不形，能推本所從來，則深於易者也。若謂虛能生氣，則虛無窮，氣有限，體用殊絕，入老氏『有生於無』自然之論，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，則物與虛不相資，形自形，性自性，形性、天人不相待而有，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。此道不明，正由懵者略體虛空為性，不知本天道為用，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。」
「氣之聚散於太虛，猶冰凝釋於水。知太虛即氣，則無無。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，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。諸子淺妄，有有無之分，非窮理之學也。」
「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，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。方其聚也，安得不謂之客？方其散也，安得遽謂之無？故聖人仰觀俯察，但云：『知幽明之故』，不云：『知有無之故』。盈天地之間者，法象而已。文理密察，非離不相睹也。方其形也，有以知幽之因；方其不形也，有以知明之故。」
「氣本之虛，則湛一無形；感而生，則聚而有象。有象斯有對，對必反其為；有反斯有仇，仇必和而解。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，而卒歸於物欲，倏而生，忽而成，不容有毫髮之間，其神矣夫！」
「天地之氣，雖聚散、攻取百塗，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。氣之為物，散入無形，適得吾體；聚為有象，不失吾常。」
「由太虛，有天之名；由氣化，有道之名。」
2氣之兩體
「氣坱然太虛，升降飛揚，未嘗止息，易所謂『絪縕』，莊生所謂『生物以息相吹』『野馬』者與？ 此虛實、動靜之機，陰陽、剛柔之始。浮而上者陽之清，降而下者陰之濁，其感通聚結，為風雨，為雪霜，萬品之流形，山川之融結，糟粕煨燼，無非教也。」
「太和所謂道，中涵浮沈、升降、動靜相感之性，是生絪縕相盪、勝負、屈伸之始。其來也幾微易簡，其究也廣大堅固。起知於易者乾乎！效法於簡者坤乎？散殊而可象為氣，清通而不可象為神。不知野馬、絪縕，不足謂之太和。」
「一物兩體，氣也。一故神（自注：兩在故不測），兩故化（自注：推行於一），此所以天地參也。」（參兩）
「兩不立，則一不可見；一不可見，則兩之用息。兩體者，虛實也，動靜也，聚散也，清濁也，其究一而已。」（太和）
「感而後有通，不有兩則無一。故聖人以剛柔立本，乾坤毀則無以見易。」（太和）
「日月因天隱見，太虛無體，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。」（參兩）
3氣與質、象與形
「游氣紛擾，合而成質者，生人物之萬殊。」（太和）「陰陽，氣也，而謂之天；剛柔，質也，而謂之地；仁義，德也，而謂之人。」（易說）
4道與神化
「由氣化，有道之名。」（太和）「神與形，天與地之道與！」（參兩）
「神，天德；化，天道。德，其體；道，其用。一於氣而已。」（神化）
「氣有陰陽，推行有漸為化，合一不測為神。」（神化）
「太虛為清，清則無礙，無礙故神。」（太和）
「誠於此，動於彼，神之道與？」（天道）
「感者性之神，性者感之體。惟屈伸、動靜、終始之能一也，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，通萬物而謂之道，體萬物而謂之性。」（乾稱）
5性說
.1虛、氣與性
「合虛與氣，有性之名。」（太和）
「有無、虛實通為一物者，性也；不能為一，非盡性也。飲食男女皆性也，是烏可滅？然則有無皆性也，是豈無對？莊、老、浮屠為此說久矣，果暢其理乎？」（乾稱）
「聚亦吾體，散亦吾體。知死之不亡者，可與言性矣。」（太和）
.2由本體說性
「未嘗無之謂體，體之謂性。」（誠明）「體萬物而謂之性。」（乾稱）
「性者萬物之一源，非有我之得私也。」（誠明）「天能謂性，人謀謂能。」(誠明）
.3由顯用說性
「太和所謂道，中涵浮沈、升降、動靜相感之性，是生絪縕相盪、勝負、屈伸之始。」（太和）
「無所不感者，虛也。感即合，咸也。以萬物本一，故一能合異；以其能合異，故謂之感；若非有異則無合。天性，乾坤、陰陽也。二端故有感，本一故能合。」（乾稱）
「感者性之神，性者感之體。」（乾稱）
「天下凡謂之性者，如言金性剛，火性熱，牛之性也，馬之性也，莫非固有。凡物莫不有是性。」（性理拾遺）
「湛一，氣之本；攻取，氣之欲。口腹於飲食，鼻舌於臭味，皆攻取之性也。」（誠明）
「形而後有氣質之性，善反之，則天地之性存焉。故氣質之性，君子有弗性者焉。」(誠明）
.4性與命
「天授於人則為命；人受於天則為性。」（張子語錄）
「性其總，合兩也；命其受，有則也。不極總之要，則不至受之分。盡性窮理而不可變，乃吾則也。天所自不能已者，謂命；物所不能無感者謂性。」（誠明）
「天性在人，正猶水性之在冰，凝釋雖異，為物一也。受光有大小昏明，其照納不二也。」（誠明）
「性通極於無，氣其一物爾；命稟同於性，遇乃適然焉。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，然有不至，猶難語性，可以言氣；行同報異，猶難語命，可以言遇。」（乾稱）
「天所性者通極於道，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；天所命者通極於性，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。不免乎蔽之戕之者，未之學也。性通乎氣之外，命行乎氣之內。氣無內外，假有形而言爾。」（誠明）
「德不勝氣，性命於氣；德勝其氣，性命於德。窮理盡性，則性，天德；命，天理。氣之不可變者，獨死生修夭而已。論死生則曰『有命』，以言其氣也；語富貴則曰『在天』，以言其理也。大德所以必受命。」（誠明）「義命合一存乎理。」（誠明）
「命於人無不正，繫其順不順而已。行險以僥倖，不順命者也。」（誠明）
6論心
.1心之本源
「有無一，內外合（自注：庸聖同），此人心所自來也。」（乾稱）
「思盡其心者，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。」（大心）「為天地立心。」（語錄）
「合性與知覺，有心之名。」（太和）「天無心，心都在人之心。」（經學理窟）
.2心與知
「知之為用甚大。若知，則以下來都了。只為知包著心、性、識。知者，一如心之關轄然也。」（語錄）
「耳目雖為性累，然合內外之德，知其為啟之之要也。」（大心）
「見聞之知，乃物交而知，非德性所知；德性所知，不萌於見聞。」（大心）
「計度而知，昏也；不思而得，素也。」（中正）
.3心與性、情
「心能盡性，人能弘道也；性不知檢其心，非道弘人也。」（誠明）
「性又大於心。方知得性，便未說盡性，須有次敘，便去知得性。」（語錄）
「心統性情者也，有形則有體，有性則有情。發於性則見于情，發于情則見于色，以類而應也。」（性理拾遺）「愛惡之情，同出於太虛，而卒歸於物欲。」（太和）
「莫非天也，陽明勝則德性用，陰濁勝則物欲行。」（誠明）
7修養論
.1盡物窮理
「惟智則最處先，不智則不知，不知則安能為？故要知及之，仁能守之。」（經學理窟）「聞見不足以盡物，然又須要他。」（語錄）
「今言盡物且未說到窮理，但恐以聞見為心，則不足以盡心。」（語錄）
「讀書少，則無由考校得義精，蓋書以維持此心。一時放下，則一時德性有懈。讀書則此心常在，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。」（經學理窟）
「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。故雖有不識字者，何害為善？」（同上）
.2誠敬約禮
「誠意與行禮無有先後，須兼修之。」（經學理窟）
.3大心、無心、虛靜
「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，物有未體，則心為有外。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。聖人盡性，不以見聞梏其心，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。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。天大無外，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。」(大心)

「人當平物我、合內外。……鑒己與物皆見，則自然心弘而公平。」（經學理窟）
「以有限之心，止可求有限之事，欲以致博大之事，則當以博大求之，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。」「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裡。」（經學理窟）
「學者亦須無心，故孔子教人絕四，自始學至成聖皆須無此。」（語錄）
「靜者善之本，虛者靜之本。靜猶對動，虛則至一。」（語錄）
.4立心存心
「若心但能弘大，不謹敬則不立；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，則入於隘。」（經學理窟）
「人須常存此心，及用得熟卻恐忘了。……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。」（同上）
.5窮神知化
「易謂『窮神知化』，乃德盛仁熟之致，非智力能強也。」（神化）
「道何嘗有盡？聖人人也。人則有限，是誠不能盡道。聖人之心直欲盡道，事則安能得盡？」（語錄）
第六章  邵康節
1觀物
「夫所謂之觀物者，非以目觀之也。非觀之以目，而觀之以心也。非觀之以心也，而觀之以理也。……不以我觀物者，以物觀物之謂也。」（觀物內）

《莊子．人間世》：「顏回曰：『敢問心齋？』仲尼曰：『若一志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；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。聽止于耳（耳止于聽），心止于符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。虛者，心齋也。」
「以物觀物，性也。以我觀物，情也。性公而明，情偏而暗。」（觀物外）
「任我則情，情則蔽，蔽則昏矣！因物則性，性則神，神則明矣！」（觀物外）
2神與氣
「道與一．，神之強名也。」「氣者神之宅也，體者氣之宅也。」（觀物外）
「木結實而種之，又成是木而結是實，木非舊木也，此木之神不二也，此實生生之理也。」（觀物外）
「氣一而已，主之者神。神亦一而已，乘氣而變化。」（觀物外）
「氣則養性，性則乘氣。故氣存則性存，性動則氣動。」（觀物外）
3人與聖
「天與人相為表裡。」「無所不能者，人也。」「人也者，物之至者也。聖也者，人之至者也。人之至者，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，一身觀萬身，一世觀萬世者焉。其能以心代天意，口代天言，手代天工，身代天事者焉。」（觀物內外）
4性與心
「性者道之形體也，性傷，則道亦從之矣。心者性之郛郭也，心傷，則性亦從之矣。身者心之區宇也，身傷，則心亦從之矣。物者身之舟車也，物傷，則身亦從之矣。是知，以道觀性，以性觀心，以心觀身，以身觀物，治則治矣，然猶未離乎害者也。不若以道觀道，以性觀性，以心觀心，以身觀身，以物觀物，則雖欲相傷，其可得乎？若然，則以家觀家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，亦從而可知之矣？」（擊壤集序）

《老子》54章：「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，吾何以知天下然哉？以此。」16章：「致虛極，守靜篤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復。」

「人之神則存於心。」（觀物外）「心為太極。又曰道為太極。」（觀物外）
「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，謂其善事于心者也。」（觀物內）
5學----心法
「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，其治人應物皆是餘事也。」（觀物外）
「學不至于樂，不可謂之學。」（觀物外）
「先天之學，心法也。故圖皆從中起，萬化萬事生於心。」（觀物外）
「天學修心，人學修身，……身主于人，心主于天，心既不樂，身何由安？」（擊壤集．天人吟）
「天向一中分造化，人於心上起經綸，天人焉有兩般義，道不虛行只在人。」（擊壤集．觀物吟）
6評論

第七章  胡五峰
1性
「始萬物而生之者，乾坤之元也。物正其性，萬古不變。故孔子曰：『成之者性。』」（《知言》，下同）
 * 《易繫辭傳》：「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」「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，成性存存，道義之門。」
「性立天下之有。」「萬物皆性所有。」「非性無物，非氣無形，性其氣之本乎？」「氣有性，故其運不窮。」「性外無物，物外無性。」「有而不能無者，性之謂與？」
「觀萬物之流行，其性則異；察萬物之本性，其源則一。」
「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，命之所以不已，性之所以不一，物之所以萬殊也。」
2性無善惡
「性者天地鬼神之奧也，善不足以言之，況惡乎？」
「凡人之生，粹然天地之心，道義完具，無適無莫，不可以善惡辨，不可以是非分。」
「凡天命所有而眾人有之者，聖人皆有之。……然則何以別於眾人乎？聖人發而中節，而眾人不中節也。……正者為善，邪者為惡，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，邈乎遼哉！」
3心
「天命之謂性。性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，必曰心，而不曰性，何也？曰：心也者，知天地、宰萬物，以成性者也。六君子盡心者也，故能立天下之大本。」
「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為事，而心學不傳矣！」
「萬事不論惟論心，要識此心真面目。」（《五峰集》）
「心之精微，言豈能宣？涉著言語，便有滯處，歷聖相傳，所以不專在言語之間。」（同上）
「氣主乎性，性主乎心。心純則性定而氣正，氣正則動而不差。動而有差者，心未純也。……性無不體者，心也。」「天命為性，人性為心。」
「氣之流行，性為之主，性之流行，心為之主。」「性定則心宰，心宰則物隨。」
「事物屬諸性，君子不謂之性也，必有心焉而後能治。裁制屬諸心，君子不謂之心也，必有性焉而後能存。」
「非聖人能名道也，有是道則有是名也。聖人指名其體曰性，指名其用曰心。性不能不動，動則心矣。」「未發只可言性，已發乃可言心。」
4心無死生
「自觀我者而言，事至而知起，則我之仁可見也。事不至而知不起，則我之仁不可見也。自我而言，心與天地同流，夫何閒之有？」
「心無乎不在，本天道變化，為世俗酬酢，參天地，備萬物。」
「若心與跡判，則是天地萬物不相管也，而將何以一天下之動乎？」
 * 《易繫辭傳》：「天下之動，貞乎一者也。」
「或問：『心有死生乎？』曰：『無死生。』曰：『然則人死，其心安在？』曰：『子既知其死矣，而問安在耶？』或曰：『何謂也？』曰：『夫惟不死，是以知之，又何問焉？』或者未達。胡子笑曰：『甚哉！子之蔽也。子無以形觀心，而以心觀心，則知之矣。』」
5心、性、情、欲
「知天之道，必先識心。識心之道，必先識心之性情。欲識心之性情，察諸乾行而已。」
「性，譬諸水乎！心猶水之下，情猶水之瀾，欲猶水之波浪。」
「人以情為有累也，聖人不去情。……人以欲為不善也，聖人不絕欲。」
「好惡，性也。小人好惡以己，君子好惡以道。察乎是，而天理人欲可知。」
「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，同行而異情。」
6工夫
「（朱子）曰：『五峰臨終謂彪德美曰：聖門工夫要處，只在箇敬。」此為名論。』」（《五峰學案．附錄》）
「誠成天下之性，性立天下之情，情效天下之動，心妙性情之德。誠者命之道乎！，中者性之道乎！仁者心之道乎！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。」（《五峰學案．五峰先生語》）
「不仁則見天下之事大，而執天下之物固。故激而怒，怒而不能消矣。感物而欲，欲而不能止矣。窮理盡性以成吾仁，則知天下無大事而見天下無固物。雖有怒，怒而不遷，雖有欲，欲而不淫矣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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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 陸象山
1非分解的方法----簡易、啟發、即本體即工夫
「聞人誦伊川語，自覺若傷我者，嘗曰：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、孟子之言不類？」
「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？曰：因讀孟子而自得之。」
「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，曰：不過切己自反，改過遷善。」
「雖欲自異於天地，不可也。此乃某平日得力處。」
「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：一途樸實，一途議論，足以明人心之邪正，破學者窟宅矣。」
「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，更不求血脈。且如情、性、心、才，都只是一般物事，言偶不同耳。」
「當惻隱處自惻隱，當羞惡、當辭遜，是非在前自能辨之。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，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，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。」
  * 鵝湖之會：
復齋：「孩提知愛長知欽，古聖相傳只此心。大扺有基方築室，未聞無址忽成岑。留情傳注翻榛塞，著意精微轉陸沈。珍重友朋相切琢，須知至樂在于今。」
象山：「墟墓興哀宗廟欽，斯人千古不磨心。涓流滴到滄溟水，拳石崇成泰華岑。易簡工夫終久大，支離事業竟浮沈。欲知自下升高處，真偽先須辯只今。」
朱子：「德業流風夙所欽，別離三載更關心。偶攜藜杖出寒谷，又枉藍輿度遠岑。舊學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養轉深沉。只愁說到無言處，不信人間有古今。」
2理、宇宙、心
理之規範義（價值義、普遍義）與規律義（分殊義）：
「須是事事物物不放過，磨考其理，則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，無有二理，須要到其至一處。」
「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，滿心而發，充塞宇宙，無非此理。」
「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，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。」
「宇宙不曾限隔人，人自限隔宇宙。」
「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便是宇宙。東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……」
「此理塞宇宙，所謂道外無事，事外無道。」
「道遍滿天下，無些小空闕。四端萬善，皆天之所予，不勞人妝點。但是人自有病，與他人隔了。」
「聞適來斷扇訟，是者知其為是，非者知其為非，此即敬仲本心。」
「人皆有是心，心皆具是理。心即理也。」
3工夫
「大凡為學，須要有所立。論語云：『己欲立而立人！』卓然有不為流俗所移，乃為有立。須是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？為還是要做人否？理會得這箇明白，然後方可謂之學問。」
「須是有智識，然後有志願。」
「凡欲為學，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。」
「今人略有些氣燄者，多只是附物，原非自立也。若某則不識一箇字，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。」
「學苟知本，六經皆我註腳。」
「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，勦摸人言語底，與他一般是小。」
「人精神在外，至死也勞攘，須收拾作主宰，收得精神在內，當惻隱處即惻隱，當羞惡即羞惡，誰欺得你，誰瞞得你？見得端的後，常涵養，是甚次第？」
「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，然後令他奮發植之。若田地不淨潔，則奮發植立不得。古人為學即讀書，然後為學可見。然田地不淨潔，亦讀書不得，若讀書，則是假寇兵、資盜糧。」
「有志於道者，當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凡動容周旋，應事接物，讀書考古，或動或靜，莫不在是。」
「所謂學之者，從師親友，讀書考古，學問思辯，以明此道也。」
「學問於大本既立，而萬微不可不察。」「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。」
「棋所以長吾之精紳，瑟所以養我之德性，藝即是道。」
「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，惟靜退者可入。」「風恬浪靜中，滋味深長。」
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，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。」
「人心只愛去泊著事，教他棄事時，如猢猻失了樹，便無住處。」
「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。某平生於此有長，都不去著此事，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。每理會一事時，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。然我此中卻似箇閑閑散散，全不理會事底，人不陷事中。」
「處家遇事，須著去做。若是褪頭，便不是。子弟之職已缺，何以謂學。」
4理與欲
「天理人欲之分，論極有病。自禮記有此言，而後人襲之。記曰：『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，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』若是，則動亦是，靜亦是，豈有天理物欲之分？若不是，則靜亦不是。豈有動靜之間哉？」
*樂記：「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物至知知，然後好惡形焉。好惡無節於內，知誘於外，不能反躬，天理滅矣。夫物之感人無窮，而人之好惡無節，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，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。」
「謂人慾天理非是。人亦有善有惡，天亦有善有惡。豈可以善皆謂之天，惡皆歸之人？此說出於樂記，此說不是聖人之言。」
第九章  朱子
1理、太極、氣（理氣二分）
「有此理後，方有此氣。」
「人物之生必稟此理，然後有性，必稟此氣，然後有形。」
「理搭在陰陽上，如人跨馬相似。」
「二氣五行，始何嘗不正；只滾來滾去，便有不正。」
「先有知覺之理，理未知覺，氣聚成形，理與氣合便能知覺。譬如這燭火，是因得這脂膏，便有許多光燄。」
「統體是一太極，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。」
「如月在天，只一而已，及散在江湖，則隨處而見，不可謂月已分也。」
2心、性、情（心性情三分、心統性情）
「靈處只是心，不是性，性只是理。」
「所覺者，心之理也；能覺者，氣之靈也。」
「仁是性，惻隱是情，須從心上發出來，心統性情者也。」
「心譬水也。性，水之理也。性所以立乎水之靜，情所以行乎水之動，欲刵水之流而至於濫也。才者水之氣力，所以能流者。然其流有急有緩，則是才之不同。……只有性是一定，情與心與才，便合著氣了。」
「性猶太極也，心猶陰陽也。太極只在陰陽之中，非能離陰陽也，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，陰陽自是陰陽，惟性與心亦然。所謂一而二、二而一也。」
「所謂心者乃虛靈知覺之性，猶耳目之有見聞爾。在天地，則通古今而無成壞；在人物，則隨形氣而有始終。知其理一而分殊，則又何必為是心無生死之說以駭學者之聽聞乎？」（《知言疑義》）
3天理與人欲
「人欲也便是天理裡面做出來，雖是人欲，人欲中自有天理。……，人生都是天理，人欲都是後來沒把鼻生底。」
4工夫（靜養動察、敬貫動靜）
「若盡心云者，則格物窮理，廓然貫通，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。……大抵聖人之學，本心以窮理，而順理以應物。」（＜觀心說＞）
「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，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。」「居敬為集義之本也。」
5中和說
.1舊說：未發為性，已發為心（37歲）
「日用之間，則凡感之而通、觸之而覺，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，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息之機。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，而其寂然之本體，則未嘗不寂然也。所謂未發如是而已矣。夫豈別有一物，限於一時，拘於一處，而可以謂之中哉？然則天理本真，隨處發見，……良心萌蘗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。學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，……程子曰：『……善觀者即于已發之際觀之。』」
「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，則已發者人心，而未發者皆其性也。」
「因其良心發見之微，猛省提撕，使心不昧，則是做工夫底本領。本領既立，自然下學而上達矣。若不察于良心發見處，即渺渺茫茫，恐無下手處也。」（39歲）
.2新說：未發、已發皆指心，未發時可有涵養工夫（40歲）
「前日之說雖于心性之實未始有差，而已發未發命名未當，且于日用之際欠缺本領一段工夫。……思慮末萌、事物未至之時，為喜怒哀樂之未發。當此之時，即是心體流行、寂然不動之處，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。以其無過不及、不偏不倚，故謂之中。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，故直謂之性則不可。……未發之中，本體自然，不須窮索，但當此之時，敬以持之，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，則自此而發者，其必中節矣。此曰用之際本領工夫。其曰：『卻于已發之處觀之』，所以察其端倪之動，而致擴充之功也。……以事言之，則有動有靜；以心言之，則周流貫澈，其工夫初無間斷也。……自來講論思索，直以心為已發，而所論致知挌物亦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，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。」
「須以心為主而論之，則性情之德，中和之妙，皆有條不紊。蓋人之一身，知覺運動，莫非心之所為，則心者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。方其靜也，事物未至，思慮未萌，而一性渾然，道義全具，其所謂中，乃心之所以為體，而寂然不動者也。及其動也，事物交至，思慮萌焉，則七情迭用，各有攸主。其所謂和，乃心之所以為用，感而遂通者也。然性之靜也，而不能不動；情之動也，而必有節焉。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、周流貫徹，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。……有以主乎靜中之動，是則寂而未嘗不感；有以察乎動中之靜，是則感而未嘗不寂。寂而常感，感而常寂，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，而無一息之不仁也。」
「人自有未發時，此處便合存養。豈可必待發而後察、察而後存耶？且從初不曾存養，便欲隨事察識，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，而毫釐之差、千里之謬，將有不可勝言者。」
6仁說（約43歲）
「吾之所論，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。……彼謂『物我為一』者，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，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。彼謂『心有知覺』者，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，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。……泛言『同體』者，使人含糊昏緩，而無警切之功，其弊或至于認物為己者有之矣。專言『知覺』者，使人張皇迫躁，而無沈潛之味，其弊或至于認欲為理者有之矣。」
7朱陸之異
.1朱言性即理；陸言心即理。
.2朱重經驗意義主體之心，有「知」理之能力，故強調致知格物，讀書講論；陸重超驗意義主體之心，心理為一，故發明本心，先立其大。
8朱子與事功派之爭
陳亮（同甫），永康人；葉適（水心），永嘉人，都屬事功派。前者是英雄主義的事功；後者則就制度言事功。朱子曾與同甫爭論三代和漢唐。（韋）
「近世諸儒遂謂『三代專以天理行，漢唐專以人欲行，……』信斯言也，千五百年之間，天地亦是架漏過時，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，萬物何以阜蕃，而道何以常存乎？……謂之雜霸者，其道固本於王也。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，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，一頭自如此說，一頭自如彼做，說得雖甚好，做得亦不惡。如此卻是義利雙行，王霸並用。」（陳亮《龍川文集．甲辰答書》）
「若以其能建立國家，傳世久遠，便謂其得天理之正，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，但取其獲禽之多，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。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，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，其間雖或不無小康，而堯舜、三王、周公，孔子所傳之道，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。」（《朱文公文集．與陳同甫》）
「道在天地間，如明星皎月，閉眼之人，開眼即是。」（《龍川文集．與陳君舉書》）
「道在於器數，其通變在於事物。」「無驗於事者其言不合，無考於器者其道不化。」（《水心別集．總義》）
第十章  陳白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┌胡居仁（敬齋）
             ┌─吳與弼（康齋）── ┼婁  諒（一齋）───王守仁（陽明）
遠承程朱之學 ┤                     └陳獻章（白沙）───湛若水（甘泉）
             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羅欽順（整庵）
心地要寬平，識見要超卓，規模要闊遠，踐履要篤實，能此四者，可以言學矣！
1靜之工夫
「比歸白沙，杜門不出，專求所以用力之方。既無師友指引，惟日靠書冊尋之。知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。所謂未得，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吻合處也。於是舍彼之繁，求吾之約，惟在靜坐。久之，然後見吾此心之體，隱然呈露，常若有物。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，如馬之御銜勒也。體認物理，稽諸聖訓，各有頭緒來歷，如水之有源委也。於是渙然自信曰：『作聖之功，其在茲乎？』有學於僕者，輒教之靜坐。蓋以吾所經歷，粗有實效者告之。」
「聖賢之心廓然若無，感而後應，不感則不應。又不獨聖賢如此，人心本體皆是一般。只要養之以靜，便自開大。」「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。」
「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。」
「善學者，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；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。」
「若不至為禪所誘，仍多著靜，方有入處。若平生忙者，此尤為對症之藥。」
2誠與虛一
「其始在於立誠，其功在於明善，致虛以求靜之一，致實以防動之流。此學之指南也。」「夫動，已形者也，形斯實矣！其未形者，虛而已。虛其本也。致虛所以立本也。」
「古之善學者，常令此心在無物處，便運得轉耳。若滯於一處，安能為造化主耶？」
「靈台洞虛，一塵不染，浮華盡剝，真實乃見。」
「為學當求諸心，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為之主。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，庶能有所契合，不為影響依附，以陷於詢外自欺之弊。此心學法門也。」
「此理洞如，然非涵養至極，胸中澄徹，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，縱百揣度，衹益口耳。」「夫此心存則一，一則誠。」
3自得
「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，有不由積累而至者，有可以言傳者，有不可以言傳者。夫道至無而動，至近而神。故藏而後發，形而斯存……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，則無動而非神。藏而後發，明其幾矣；形而斯存，道在我矣。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，不善求道者求之難。……道也者，自我得之、自我言之，可也。」
「若道不希慕聖賢，我還肯知此學否？思量到此，見得個不容已處。雖使古無聖賢為之依歸，我亦住不得，如是方是自得之學。」
「忘我而我大，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。……山林朝巿一也，死生常變一也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，而無以動其心，是名曰自得。」
4自然
「學者以自然為宗。」「本於自然不安排者，便覺好。」
「自然之樂乃真樂也，宇宙間復有何事？」
「宇宙內更有何事？天自信天，地自信地，吾自信吾，自動自靜，自闔自闢，自舒自卷，甲不問乙供，乙不待甲賜，牛自為牛，馬自為馬，感於此，應於彼，發手邇，見乎遠。」
5勿忘勿助
「人所以學者，欲聞道也。求之書籍而弗得，則求之吾心可也，惡累於外哉？此事定要覷破，雖日從事於學，亦為人耳。斯理識得，為己者信之。詩文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，一齊掃去，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，然後善端可養，靜可能也。始終一境，勿忘勿助，氣象將日佳，造詣將日深，所謂至近而神，百姓日用而不知者，自此迸出面目來也。」
6理一分殊兼修
「終日乾乾，只是收拾此理而已。此理干涉至大，無內外、無終始，無一處不到，無一息不運。會此，則天地我立，萬化我出，而宇宙在我矣。得此霸柄入手，更有何事？往古來今，四方上下，都一齊穿紐．一齊收拾，無不是這個充塞。色色信他本來，何用爾腳勞手攘。舞雩三三兩兩，正在勿忘勿助之間。曾點些兒活計，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，便都是鳶飛魚躍。若無孟子工夫，驟而語之以曾點見，一似說夢。會得，雖堯舜事，只如一點浮雲過目，安事推乎？此理包羅上下，貫徹始終，滾作一片，都無分別，無盡藏故也。自玆以往，更有分殊處，合要理會。毫分縷析，義理儘無窮，工夫儘無窮。……夫以無所著之心，行於天下，亦焉往而不得哉。」
7評論
「先生學宗自然，而要歸於自得。自得故資深逢源，與鳶魚同一活潑，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，可謂獨開門戶，超然不凡。」（《明儒學案師說．劉蕺山語》）
「先生之學，以虛為基本，以靜為門戶，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為匡郭，以日常行分殊為功用，以勿忘勿助之間為體認之則，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為實得，遠之則為曾點，近之則為堯夫。……而作聖之功，至先生而始明，至文成而始大。」（黃宗羲語）
第十一章  王陽明
1學前三變、學成三變（黃宗羲語）
「先生之學，始泛濫於詞章，繼而遍讀考亭之書，循序格物。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，無所得入。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。及至居夷處困，動心忍性，因念聖心處此，更有何道！忽悟格物致知之旨。聖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不假外求，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。」
「自此之後，盡去枝葉，一意本原，以默坐澄心為學的。有未發之中，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。視聽言動，大率以收斂為主，發散是不得已。」
「江右以後，專提致良知三字。默不假坐，心不待澄，不習不慮，出之自有天則，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，此知之前更無未發，良知即是中節之和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。此知自能收斂，不須更主於收歛；此知自能發散，不須更期於發散。收歛者感之體，靜而動也；發散者寂之用，動而靜也。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，無有二也。」
「居越以後，所操益熟，所得益化。時時知是知非，時時無是無非。開口即得本心，更無假借湊泊。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。是學成之後，又有此三變也。」
2良知
「良知者，心之本體。」「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，故良知即是天理。」
「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，只是一箇真誠惻怛，便是他本體。」
「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，皆心之所發。」「良知之外，別無知矣。」
「謂聖人為生知者，專指義理而言，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，則是禮樂名物之類，無關於作聖之功矣。」
「良知不由見聞而有，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。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。」
「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，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，總是一箇本體。」
「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，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坦矣。良知只是一箇，隨他發見流行處，當下具足，更無去求，不須假借。」
「（良知）不能不昏蔽於物欲，故須學以去其昏蔽，然於良知之本體，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。」
「今曰良知見在如此，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。明日良知又有開悟，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，如此方是精一功夫。」
「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，是非只是箇好惡，只好惡就盡了是非，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。」「良知即是樂之本體。」「常快活便是工夫。」
3良知與天
「良知是造化的精靈，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，皆從此出，真是與物無對。」
「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，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，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！豈惟草木瓦石為然，天地無人的良知，亦不可為天地矣！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，其發竅之最精處，是人心一點靈明。」
「充塞天地中間，只有這箇靈明。人只為形體自間隔了。我的靈明，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。天沒有我的靈明，誰去仰他高？地沒有我的靈明，誰去俯他深？神鬼沒有我的靈明，誰去辨他吉凶災祥？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，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。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，亦沒有我的靈明，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，如何與他間隔得？」
4心即理、心外無物
「心之本體即是性，性即是理。」「心外無理，心外無事，心外無物。」
「心外無物，如吾心發一念孝親，即孝親便是物。」
「先生遊南鎮，一友指岩中花樹曰：『天下無心外之物，知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，於我心亦何相關？』 先生曰：「你未看此花時，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。你來看此花時，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，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」
「目無體，以萬物之色為體；耳無體，以萬物之聲為體；鼻無體，以萬物之臭為體；口無體，以萬物之味為體；心無體，以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。」
「夫物理不外於吾心，外吾心而求物理，無物理矣；遺物理而求吾心，吾心又何物耶？」「心之本體原無一物。」「無善無惡是心之體。」
5致良知與知行合一
「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，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！」
「後世致知之說，止說得一知字，不曾說得致字，此知行所以二也。」
「我知今且先講習討論，做知的工夫，待知得真了，方去做行的工夫，故遂終身不行，亦遂終身不知。」
「我今說箇知行合一，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，便即是行了，發動處有不善，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。須要徹根徹底，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，此是我立言宗旨。」
「見好色屬知，好好色屬行。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，不是見了後，又立箇心去好。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箇工夫。」「知之真切篤實處，即是行；行之明覺精察處，即是知。」
「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工夫。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」
「外心以求理，此知行之所以二也；求理於吾心，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。」
6勿助勿忘、必有事焉、事上磨鍊
「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，而或有時間斷，此便是忘了；即須勿忘；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，而或有時欲求速效，此便是助了，即須勿助。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，勿忘勿助只就其閒提撕警覺而已。」
「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。若只好靜，遇事便亂，終無長進。那靜時工夫，亦差似收歛而實放溺也。」
7本體工夫----體用一源（即本體即工夫）
「功夫不離本體。本體原無內外，只為後來做工夫的分了內外，失其本體了。如今正要講明，功夫不要有內外，乃是本體功夫。」「君子之於學也，因用以求其體。」
「即體而言，用在體；即用而言，體在用，是謂體用一源。」
「有心俱是實，無心俱是幻；無心俱是實，有心俱是幻。」汝中曰：「有心俱是實，無心俱是幻，是本體上說工夫；無心俱是實，有心俱是幻，是工夫上說本體。」
8天泉證道----四句教
「德洪舉先生教言：『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意之動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為善去惡是格物。』汝中曰：『此恐未是究竟話頭。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，意亦是無善無惡，知亦是無善無惡，物亦是無善無惡矣。若說意有善惡，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。』德洪曰：『心體是天命之性，原無善惡。但人有習於心，意念上見有善惡在。格致誠正修，此是復性體工夫。若原無善惡，功夫亦不消說矣。』是夕坐天泉橋，各舉請正。先生曰：『二君之見正好相資，不可各執一邊。……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；……其次不免有習心在。……已後講學，不可失了我的宗旨。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意之動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為善去惡是格物。這話頭隨人指點，自沒病痛，原是徹上徹下工夫。利根之人也亦難遇。人有習心，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，只是懸空想個本體，一切事為俱不著實，不過養成一個虛寂，病痛不是小小，不可不早說破。』」
9陸王之異
第十二章  陽明後學之分派及東林學派
陽明後學諸家所爭在工夫問題，有認良知為現成自有不待磨鍊，只以悟得良知為工夫，悟得後，便不再於發用處言工夫，龍溪所謂「在先天心體上立根」，龍溪為此派代表，心齋近之，皆宗悟也；另則以良知須一段培養工夫。（勞）
1王畿（龍溪）----浙中派（勞）
 .1其立說頗儒佛不分。如說：「一念明定，便是緝熙之學。一念者，無念也，即念而離念也。故君子之學以無念為宗。」黃宗羲評曰：「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，懸空期個悟，終成玩弄光景。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。」工夫無明確講法，其後學墮入所謂「狂禪」。現成良知：當前自覺心中之「良知」即與最高境界中之「良知」是一非二，此即現成之義。
「見現在良知與聖人未嘗不同。所不同者，能致與不能致耳。」
「無心之心則藏密；無意之意則應圓；無知之知則體寂，無物之物則用神。」
 .2有三悟之說：「師門嘗有入悟三種教法。從知解而得者，謂之解悟，未離言詮；從靜中而得者，謂之証悟，猶有待於境；從人事練習而得者，忘言忘境，觸處逢源，愈搖蕩愈凝寂，始為徹悟。」
2鄒守益（東廓）----江右派（勞）
「聖門要旨，只在修己以敬。敬也者，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也。戒慎恐懼，常精常明，則出門如賓，承事如祭。」
「近來講學多是意興，於戒懼實功全不著力，故精柛浮泛，全無歸根之命處。間有肯用戒慎功者，只是點檢於事為，照管於念慮，不曾從不睹不聞上入微。」
黃宗羲曰：「東廓以獨知為良知，以戒懼謹獨為致知之功。」其戒慎恐懼之工夫統未發、已發言，以救猖狂一路。其言「敬」實先有良知作主宰，此與伊川之說敬不同。
3聶豹（雙江）----江右派（勞）
「學問之道，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，使之寂而常定也，則感無不通。」
「所貴乎本體之知吾之動無不善也，動有不善而後知之，已落第二義矣。」
「致知如磿鏡，格物如鏡之照。謬謂格物無工夫者以此。」
「今人不知養良知，但知用良知，故以見在為具足。」
重在未發處之工夫。使此心駐於寂然不動之自覺境界，即是心由經驗層至超越層之轉化工夫。蓋心駐何境界，即決定如何發用，故主「格物處無工夫」。其以「澄心」「歸寂」講「致知」，重「養良知」。此顯然指責龍溪之學。
評：雙江欲廢良知發用處之工夫，則是大病。雖可以抽象地單思那中體自己，把那感應暫時撇開，但良知中體本身卻不能停在那抽象地思之狀態中，它是分析地必然地要在感應中，故它本身無分于動靜、寂感。故雙江之學，實乖於陽明。（牟）
* 羅洪先（念菴）之學近雙江，亦為江右派。
4王艮（心齋）----泰州派（牟）
 .1心齋以眼前即是道，主平常、自然，講學大眾化，全無學究氣，故其門下有樵夫、陶匠、田夫。特別重視陽明「樂是心之本體」之義，有＜樂學歌＞。似平常而實是最高境界乃成泰州派的特殊風格。然此派後演變而為狂蕩一路，所謂狂禪。黃宗羲曰：「陽明而下，以辯才推龍溪，然有信有不信。唯先生于眉睫之問，省覺人最多。謂百姓曰用即道。雖僮僕往來動作處，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，聞者爽然。」
 .2淮南格物義：心齋於淮南會講時說。
「格物之物，即物有本末之物，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；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；此格物也。」（《王心齋先生遺集》）
* 泰州學派日後有顏山農、何心隱之流，隨利欲之念而橫行無忌。（勞）
5羅汝芳（近溪）----泰州派（牟）
黃宗羲曰：「先生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為的。以天地萬物同體、徹形骸、忘物我為大。此理生生不息，不須把持，不須持續，當下渾淪順適。工夫難得湊泊，即以不屑湊泊為工夫。胸次茫無畔岸，便以不依畔岸為胸次。解纜放船，順風張棹，無之非是。學人不省，妄以澄然湛然為心之本體。沈滯胸膈，留戀景光，是為鬼窟活計，非天明也。……雖素不識學之人，俄頃之間，能令其心地開明，道在眼前，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；當下便有受用，顧未有如先生者也。」
近溪不就概念之分解以立說，只就「道體之順適平常與渾然一體而現」而說。道體平常，即在眼前，既超越而又內在，故問題只在如何破除光景，使知體天明能具體而真實地流行于曰用之間。因此無說可立，無工夫可立，唯求一當下呈現。
「此心儘在為他作主幹事，他卻嫌其不見光景形色，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，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為純一不已，望顯發靈通以為宇泰天光，用力愈勞，而違心愈遠矣。」（《盱壇直詮》）
「此心之之體極是微妙輕清，纖麈也容不得。世人苦不解事，卻使著許多粗重手腳，要去把捉搜尋。譬之一泓定水，本可鑑天徹地。纔一動手，便波起明昏。世人惟怪水體難澄，而不知自家亂去動手也。」（同上）
「若坐下心中炯炯，郤赤子原未帶來，而與大眾亦不一般也。蓋渾非天性，而出自人為。今日天人之分，便是將來神鬼之關。能以天明為明，則言動調暢，意氣舒展，不為神明者無幾。若只沈滯胸襟，留戀景光，幽陰既久，不為鬼者亦無幾。（同上）
「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，……倏然而喜，倏然而悲，彼既不可得而知，我亦不可得而測，非惟無待于持，而亦無可容其持也。林生于比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，遽去持守，而不放下，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，或只聞見之想像，持守益堅，而去心益遠矣。」（同上）
*評：陽明後，唯王龍溪與羅近溪是王學之調適而上遂者，世稱二溪。順龍溪之風，可誤引至「虛玄而蕩」；順近溪之風，可誤引至「情識而肆」。然這是人病，非法病。
6東林學派（勞）
明末（萬曆32年西元160l年）顧憲成、高攀龍等人，在無錫建立東林書院講學論政，即所謂東林黨。此派抨擊陽明後學「無善無惡」之說，而強調「性善」之義。其思想欲調和程朱與陸王，而實未能。此派倡氣節，關心世道，並由講學而形成社會勢力，在明末影響很大。顧氏主悟修並重：
「舍修無由悟也。……舍悟無由修也。……悟而不落于無，謂之修；修而不落於有，謂之悟。」（《小心齋劄記》）
高氏亦批評空談見道者：
「夫道，人所自道也。譬之適長安者，聖人第示以至之之塗，示以至之之具爾。塗不辨不可得而至，用不具不可得而至；及其至，則長安自見，不以言而見也。後之教者不然，每侈言長安而學者亦宛若身親其地，然而心遊千里，身不越跬步也。彼某侈言長安者，夫豈身至之者乎？以為言塗與具非長安也，乃不知徒言長安者之非真長安也。」（《高子遺書》）
第十三章  劉蕺山
1論王學流弊（牟）
「今天下爭言良知矣，及其弊也，猖狂者參之以情識，而一是皆良，超潔者蕩之以玄虛，而夷良于賊。」
北宋初三家由中庸、易傳回歸於論、孟，回歸至明道而圓，蕺山則繼之以論孟來形著中庸、易傳。（朱子主「格物」→陽明主「致知」→蕺山主「誠意」）
2心與性（牟）
心與性之關係是形著之關係，亦是自覺與超自覺之關係，是內在的與超絕的之對反。性與心內容全同，一是客觀而形式地說；一是主觀而具體地說，總歸是一。
蕺山歸心學於慎獨，他以《大學》言慎獨是從心體說，《中庸》言慎獨是從性體說，依此而有性宗、心宗之分：
「『其為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也不測。』故中為天下之大本，而和為天下之達道。『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』至隱至微，至顯至見也，故曰體用一原、顯微無間，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。此性宗也。」（《易衍》）
「性本天者也，心本人者也。天非人不盡，性非心不體也。心也者覺而已矣。覺故能照。照心常寂而常感，……君子時發而時止，時返其照心而不逐於惑，得易之逆數焉，此之謂後天而奉天時，蓋慎獨之實功也。」（同上）
「盈天地間一性也，而在人則專以心言。……夫心囿於形者也。……而性若踞於形骸之表，則己分有常尊矣。……此性之所以為上，而心其形之者與？……外心言性，非徒病在性，並病在心。心與性兩病，而吾道始為天下裂。子貢曰：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聞也。』則謂『性本無性焉』亦可。雖然，吾固將以存性也。」
「天下無心外之性。惟天下無心外之性，所以天下無心外之理也。惟天下無心外之理，所以天下無心外之學也。而千古心性之統可歸於一，於是天下始有還心之人矣。」
3心、意、知、物與念（牟）
從心體言慎獨，則獨字所指之體即好善惡惡之「意」。蘊於心，淵然有定向者，即意也。意根即誠體。蕺山說「意」，陽明則說「知」也。他又以意與念不同：意為超越層；念為感性層。
「心無善惡，而一點獨知知善知惡。知善知惡之知即是好善惡惡之意；好善惡惡之意即是無善無惡之體。」
「大學之言心，曰：忿懥、恐懼、好樂、憂患而已，此四者心之體也；其言意也，則曰：好好色、惡惡臭，好惡者此心最初之機，即四者之所自來。故意蘊於心，非心之所發也。又就意中指出最初之機，則僅有知善知惡之知而已，此即意之不可欺者也。故知藏于意，非意之所起。又就知中指出最初之機，則僅有體物不遺之物而已，此所謂獨也。故物即是知，非知之所照也。大學之教一層切一層，真是水窮山盡學問，原不以誠意為主，以致良知為用神者。」
「身者天下國家之統體，而心又其體也。意則心之所以為心也。知則意之所以為意也，物則知之知所以為知也，體而體者也。物無體，又即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為體。是之謂體用一源，顯微無間。」
「心無體，以意為體；意無體，以知為體；知無體，以物為體。物無用，以知為用；知無用，以意為用；意無用，以心為用。此之謂體用一源，顯微無間。」
「合心意知物，乃見心之全體；更合身與家國天下，乃見此心之全量。」
「心中有意，意中有知，知中有物，物有身與家國天下，是心之無盡藏處。」
「今心為念，蓋心之餘氣也。餘氣也者，動氣也。動而遠乎天，故念起念滅，為厥心病。故念有善惡……有昏明……有真妄……有起滅，而心即與之為起滅，心本無起滅也。故聖人化念歸心。」
「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。意之好惡，一機而互見；念之好惡，兩在而異情。」
4慎獨、誠意（牟）
誠意之功首在格致，此從知說；其次在慎獨，此從行說。只有戒慎恐懼于獨居閒居之時，而無一亳之自欺，此誠體始真能時時呈現。因此，誠體亦曰「獨體」。
「獨之外別無本體，慎獨之外別無工夫。」
「意根最微，誠體本天。……此處圓滿，無處不圓滿；此處虧欠，無處不虧欠。故君子起戒於微以克完其天心焉。……惟有慎之一法，乃得還他本位曰獨。」
「獨是虛位。從性體看來，則曰莫見莫顯，是思慮未起、鬼神莫知時也。從心體看來，則曰十目十手，是思慮既起，吾心獨知時也。然性體即在心體中看出。」
「先君子學聖人之誠者也。始致力于主敬，中操功于慎獨，而晚歸本于誠意。誠由敬入，誠之者人之道也。『意』也者，至善棲真之地，物在此，知亦在此。意誠，則止于至善，物格而知至矣。」（劉汋《蕺山年譜》）
「意者至善之所止也。……格致者，誠意之功。功夫結在主意中方為真功夫。如離卻意根一步，亦更無格致可言。故格致與誠意，二而一、一而二者也。」
5人譜（牟）
含人極圖、人極圖說、證人要旨、紀過格、訟過法、改過說。乃倣濂溪太極圖與圖說，將慎獨之學納入，以明實踐工夫歷程，以證人之所以為人，即立人極也。他在＜紀過格＞）中指出一種最初之「微過」。（k：近似佛教所說之「無明」）
「微過，獨知主之。妄，獨而離其天者是。……藏在未起念之前，彷彿不可名狀，故曰微，原從無過中看出過來者。妄字最難解，直是無病痛可指。如人元氣偶虛耳，然百邪從此易入，人犯此者，便一生受虧，無藥可療，最可畏也。……妄乃生偽。妄無面目，只一點浮氣所中，……妄根所中曰惑：為利、為名、為生死；其粗者為酒色財氣。」
6評論（勞）
 .1蕺山隨意借用佛教語彙，如用「意根」，「根」在佛教指官能。
 .2蕺山之「意」只有「定向」之功能，而無「建構」之功能，故亦不能有所謂「客觀化」。陽明所代表之心性論模型之哲學，至蕺山已發揮至極。蕺山以後，王夫之、顏元、戴震等，皆有強調客觀領域之傾向。
第十四章  王船山
1著作
王夫之的主要著作有：《周易內傳》《周易外傳》《尚書引義》《讀四書大全說》《張子正蒙注》《思問錄》《讀通鑒論》《宋論》《老子衍》《莊子通》《黃書》等，計三百五十八卷。他對專制多所批判，對法家及二氏也深表不滿。他也批評宋以來陳摶的太極圖說、邵雍的象數之學。而慕張載之學云：「希張橫渠之正學，而力不能企。」（《薑齋文集補遺．自題墓石》）
「古今之大害有三：老莊也，浮屠也，申韓也。」（《讀通鑒論》卷十八）
2器之道
「天下惟器而已。道者，器之道；器者，不可謂之道之器也。無其道則無其器，人類能言之。雖然，苟有其器矣，豈患無道哉？……未有弓矢而無射道，……未有子而無父道，……故無其器則無其道。」（《周易外傳》）
「形而上者，非無形之謂，既有形矣，有形而後其形而上。無形之上，恆古今，通萬變，窮天窮地，窮人窮物，皆所未有也。」（《周易外傳》卷五）
「形而上之道，隱矣，乃必有其形，而後前乎所以成之者之良能著，後乎所以用之者之功效定，故謂之形而上，而不離乎形。道與器不相離。」（《周易內傳》）
船山以「器」為最基本之實有；「道」只表「器」之功能、性質及關係等，此實在論之觀點。「道」即形器所以能「成」，所以具一定之「用」的理據，但如無形器，則「道」無由顯（「著」），故「道與器不相離」。「道」不在形器之外，而「隱」於形器之中。
「形而上者即所謂清通而不可象者也。器有成毀，而不可象者寓於器而起用，未嘗成亦不可毀。器敝而道未嘗息也。」（《張子正蒙注卷一》）
故「道」仍可離器而自存，前所謂「道與器不相離」，只自實現言，非就存有言，以「道」之實現，必須在「氣」中實現。（勞）
3氣無非理
「凡虛空皆氣也。……性命者，氣之健順有常之理，主持神化而寓於神化之中，無跡可見。若其實，則理在氣中，氣無非理，……通一而無二者也。」（同上）
4太極、陰陰渾合、乾坤並建
「兩儀，太極中所具足之陰陽也。……非太極為父、兩儀為子之謂也。……太極非孤立於陰陽之上者也。」（《周易內傳》卷五）
「固合兩儀四象八卦而為太極，其非別有一太極以為儀象卦爻之父。」（《周易外傳》）
「（太極）其實陰陽之渾合而已，而不可名之為陰陽，則但贊其極極至無以加曰：太極。」（《周易內傳》）
「周易並建乾坤為太始。……無有陰而無陽，無有陽而無陰。……以純陽為乾者，蓋就陰陽合運之中，舉其陽之盛大流行者言之也。」（同上）
5體用相函
「無車何乘？無器何貯？故曰體以致用；不貯非器，不乘非車，故曰用以備體。」
「性情相需者也，始終相成者也，體用相函者也。」（以上，《周易外傳》）
凡體必顯現其用；而用之顯現，即此「體」實現其自身。所謂「相函」，指無用外之體。萬有萬象皆「道」之顯現，皆「天」之用之流行。
6知行相資
「知行相資以為用，惟其各有致功，而亦各有其效。」（《禮記章句．中庸衍》）
「君子之學，未嘗離行以為知也。」（《尚書引義．說命中二》）
此反對程朱「知先行後」，及陸王、楊簡「以知為行，以不行為行」。
7理欲不離
「禮雖純為天理之節文，而必寓於人欲以見。……終不離欲而別有理也。」（《讀四書大全說》卷八）「理欲皆自然。」（《正蒙注》卷三）
8發展觀
「太極動而生陽，動之動也；靜而生陰，動之靜也。廢然無動而靜，陰惡從生哉？……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何靜之有？」（《思問錄》）
「禽獸終其身以用其初命；人則有日新之命矣。」（《詩廣傳．大雅》）
「夫性者生理也，日生則日成也。則夫天命者，豈但初生之頃命之哉？」（同上）
9氣無不善、惡之起：習與性成
「在天之氣無不善，……人之氣亦無不善。」（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）
「習於外而生於中，故曰：習與性成。此後天之性所以有不善，故言氣稟不如言後天之得也。」（同上）
「後天之動，有得位、有不得位。……不得位則物以移習於惡，而習以成性於不善矣。……物之來幾與吾之往幾，不相應以其正，而不善之幾以成。」（同上）
天道之運行為善；運行之「不得位」為不善所自起。惡本身非存有，乃「運行」之某種狀態所生。船山肯定萬有之實在，肯定天道實現於此萬有生化不息之世界中，故人、物之「性」皆善，「氣」亦無不善，然人之「心」可以不合於「性」。此說明惡之起。
「心之官為思，而其變動之幾，則以為耳目口體任知覺之用。故心守其本位以盡其官，則唯以其思與性相應；若以其思為耳目口體任知覺之用為務，則自曠其位，而逐物以著其能，於是而惡以起矣。」（同上）
10事勢之理
「時異而勢異，勢異而理亦異。」（《宋論》）
「有即事以窮理，無立理以限事。」（《續春秋左氏傳博議》）
「勢之順者，即理之當然者也。」（《讀四書大全說》卷九）
「離事無理，離理無勢。勢之難易，理之順逆為之也。理順斯勢順矣，理逆斯勢逆矣。」（《尚書引義者四》）
「以古之制，治古之天下，而未可概以今日者，君子不以主事；以今之宜，治今之天下，而無可必之後日者，君子不以垂法。」（《讀通鑒論．敘論》）
「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。合古今上下皆安之，勢之所趨，豈非理而能然哉？」（《讀通鑑論》）
「一治一亂，天也。猶日之有晝夜。」（《讀通鑑論．敘論一》）
11評論（勞）
 .1船山持實在論立場，乃依常識層面而建構，理論並不嚴密。
 .2船山自始不能建立「主體性」或「主體自由」之觀念。其論形上問題，先將「道」「理」拖下至「器」「氣」之層面。於是將其形上學封入於其宇宙論中，再據此談道德、文化、政治、歷史等。
 .3因船山只順存有論及宇宙論之路數而說，對自我之超越境界全無體悟。
第十五章  清代之理學
1陳確（1604-1677）（張）
陳確四十歲時，從學於劉宗周。主要著作有《大學辯》《性解》《俗誤解》，全部著作編為《陳確集》。其對理學批評有：
 .1以〈大學〉重「致知」不重「行」，為空寂之學。針對朱子「如人行路，不見便如何行」的說法，提出：「能見屋內步，更能見屋外步乎？能見山後步，更能見山前步乎？……行到然後知到……」（〈答陸考夫〉）他以「天下之理無窮」批評〈大學〉「知止」；以「一人之心有限」批評朱子「豁然貫通」之說。
 .2他借用《易傳》「繼善成性」之說，主張人的自然本性不是完備的道德之善，因此須「成」。把人性看成如自然一樣變化發展，人性的完美，須經歷長時間的學習。
 .3他主張「理在欲中」：
「天理皆從人欲中見，人欲正當處，即是理。」（〈與劉伯繩書〉）
「君子小人別辨太嚴，使小人無站腳處，而國家之禍始烈，自東漢諸君子始也。天理人欲分別太嚴，使人欲無躲閃處，而身心之害百出矣，自有宋諸儒始也。」（近言集）
2黃宗羲（1610-1695）
 .1黃宗羲博學且勤於著述，其重要著作有《南雷文定》（文集）《明夷待訪錄》（對專制制度的抨擊與建議）《易學象數論》（辨象數學之偽）《明史案》《明文海》（史學著作）《明儒學案》《宋元學案》（學術思想史）。
 .2對理學之批評
「奈何今之言心學者，則無事乎讀書窮理；言理學者，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，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。……天崩地解，落然無與吾事，猶且說同道異，自附於所謂道學者，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？」（《南雷文定別集．留別海昌同學序》）
梨洲治史，一以輔經學，一以求實用，乃經學、事功並重，非另有重史學之立場，此與清代乾嘉學人不同。（勞）
 .3《明儒學案》之理學思想
以陽明、蕺山為主，以論諸家之斷代哲學史，為空前之著作，開「學案體」之先聲。其重視各家之為學宗旨及其不同處，兼容並蓄，富有學術價值。
「學問之道，以各人自用得著為真。凡倚門傍戶，依樣葫蘆，非流俗之士，則經生之業也。此編所列，有一偏之見，有相反之論。學者於其不同處，正宜著眼理會，所謂一本而萬殊也。以水濟水，豈是學問！」（《明儒學案．凡例》）
「盈天地皆心也；變化不測，不能不萬殊。心無本體，工夫所至，即其本體。」（〈序〉）
「心」徇物則為物化之心，反照自主則為絕對自由之心。心非被決定之存在，其自身如何活動，即決定自身成為如何。（勞）其批評理氣二分的觀點，如：（張）
「理氣之名，由人而造。自其深沈升降者而言，則謂之氣，自其浮沈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，則謂之理。蓋一物而兩名，非兩物而一體也。」
3顏李學派
顏元（1635-1704）有《四存編》等，其弟子李塨（1659-1733）。其以功利觀點批評理學之空疏，而求其所謂「實行」或「習行」。
 .1理在事中、道在事中
「夫事有條理曰理，即在事中。今曰理在事上，是理為一物矣。理，虛字也，可為物乎？……詩曰：有物有則，離事物何所為理乎？」（李塨《論語傳注問》）
「其倫為人所共由，其物為人所共習，猶逵衢然，故曰：道。倫物，實事也；道，虛名也。」（《恕谷後集．原道》）
 .2重實行：「浮文是戒，實行是崇。」（《四存編．存治》）
「僕妄謂性命之理，不可講也；雖講，人亦不能聽也；雖聽，人亦不能醒也；雖醒，人亦不能行也。……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講聽，要惟一講即教習，習至難處來問，方再與講。講之功有限，習之功無已。」（《四存編》）
 .3重形與氣質
「舍形則無性矣，舍性亦無形矣。失性者，據形求之。盡性者，於形盡之。賊其形，則賊其性矣。」（《存人編》卷一）
「氣質拘此性，即從此氣質明此性，還用此氣質發用此性。」（同上）
 .4重情欲
「男女者人之大欲也，亦人之真情致性也。」（《存人編》卷一）
4戴震（1724-1777）：(其哲學方面之重要著作有：《原善》《孟子字義疏證》)

 .1性
「（孟子）言理義之為性，非言性之為理。性者，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，人物莫不區以別焉，是也。」（同上）
東原以實然歷程中最早之內容為「性」，指本能之全部，純是自然義、事實義。（勞）
 .2自然、必然與本然
「言乎自然之謂順；言乎必然之謂常；言乎本然之謂德。」（《原善卷上》）
「必然與自然，非二事也。就其自然明之盡，而無幾微之失焉，是其必然也。……故歸於必然，適完其自然。」（《緒言》）
 .3氣之理（氣之道）：「天地、人物、事為，不聞無可言之理者也。」（《疏證》）
「曰道，曰性，亦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也。……曰善，曰理，亦稱夫純美精好之名也。」
「六經孔孟之書，不聞理氣之分；而宋儒刱言之。又以道屬之理，實失道之名義也。」
「孔子以太極指氣化之陰陽，……以兩儀、四象、八卦指易畫。後世儒者以兩儀為陰陽，而求太極於陰陽之所由生。豈孔子之言乎？謂氣生於理，豈其然乎？」（同上）
「理者，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。是故謂之分理。」（《疏證卷上》）
「凡有所施於人，反躬而靜思之，人以此施於我，能受之乎？……天理云者，言乎自然之分理也。自然之分理，以我之情絜人之情，而無不得其平，是也。」（同上）
「理也者，情之不爽失也。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。」（同上）
 .4欲：「理者存乎欲者也。」「欲者，有生則願遂其生而備其休嘉者也。」（《疏證》）
「無欲則無為矣，有欲而後有為。有為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。無欲無為又焉有理？」（同上）「道德之盛，使人之欲無不遂，人之情無不達，斯已矣！」（《疏證》）
「今既截然分理欲為二，治己以不出於欲為理，治人亦必以不出於欲為理。舉凡民之飢寒愁怨、飲食男女、常清隱曲之感，咸視為人欲之甚輕者矣。輕其所輕，乃吾重天理也、公義也。言難美，而用之治人，則禍其人。」（同上）
 .5對「以理殺人」的批評：「酷吏以法殺人，後儒以理殺人。」（同上）
「尊者以理責卑，長者以理責幼，貴者以理責賤，雖失，謂之順；卑者、幼者、賤者以理爭之，雖得，謂之逆。……人死於法，猶有憐之者；死於理，其誰憐之？」
 .6評論
 .6.1東原由「以情絜情」言「理」，淺近平易，合於孔子由恕說仁之義。他由心之所同然來說「理」，也本於孟子。然將「理」限於氣之理，偏於靜態的理，喪失孔孟道德創生之義。其不能了解宋明理學之實義。作《孟子》疏證，非能正確了解孟學。
 .6.2東原以性包含血氣心知，情欲歸之血氧，心知則是知性。知性能察見條理，由此而成德。成德入手關頭在理性意志之自覺，非純靠知性之所立。（勞）
 .6.3其以太極指「氣化之陰陽」，於《易傳》思想亦不合。（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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